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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中国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

  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应对思考

修光敏

内容提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并率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但2021年面临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凸显。本文通过巴基斯坦内部、地区局势、域

外大国三个层面对这些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在巴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宗

教极端主义暴恐组织和宗教政党相互影响，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构成直接威胁；

在南亚地区，一方面阿富汗变局使得“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巴基斯坦塔利班及

“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加速整合，未来它们在巴国制造跨境恐袭的风险增大，另

一方面巴方提供证据并指控印度在巴境内扶植恐怖组织、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美国作为域外大国公开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且美巴关系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出

现紧张。基于以上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安全风险的分析，本文也从这三个层面思

考了中国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中巴经济走廊 安全风险 阿富汗 巴基斯坦 恐怖主义

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建设八年来在瓜达

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率先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国际学界对中巴经济走廊风险的关注始于2014 年，1 之后两年巴基斯坦

学者开始从风险挑战和机遇前景两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其中涉及的主要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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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青年项目“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批判研究”（课题批准号：20CGJ036）阶段性成

果。作者感谢评阅老师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1  Safdar Sial,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An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Threats and Constraints,” 
Confl ict and Peace Studies, Vol.6, No.2, 2014, pp.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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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巴国内政局、各类恐怖组织、印度因素及阿富汗局势等。1 随着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的深入和影响的扩大，一些欧美智库也加入分析行列，如总部位于布鲁塞

尔的国际危机组织（ICG）在 2018 年的报告中关注到巴国内中央与地方矛盾及各

省间矛盾对中巴经济走廊的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2 而 2020 年美国的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CSIS）则片面强调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足之处。3 在学理化分析方

面，德国海德堡大学南亚问题专家齐格弗里德·沃尔夫（Siegfried O. Wolf）认

识到，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探讨尚缺乏超越具体议题的研究框架，因此除了关注中

巴经济走廊的经济属性之外，他还从社会、政治、国际的视角对中巴经济走廊进

行分析。4 总体来看，在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风险方面尚缺乏一个综合性分

析框架，且 2020 年以来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因素的最新动态尚未得到全面

梳理。

2016 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并将安

全问题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分析。5 在此过程中，关注中巴经济走廊安全

风险的研究不断涌现，2016 年就有学者关注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对中巴经济走

廊的看法及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6 2019 年后更多学者开始分析

巴国内及其周边具体安全因素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挑战，包括对巴国内极端势力和

俾路支恐怖主义的影响，7 巴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

这“三股势力”的干扰和破坏，8 以及印度政府取消克什米尔独特宪法地位构成

1 Massarrat Abid, Ayesha Ashfaq, “CPE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akistan,” Journal of Pakistan 
Vision, Vol. 16, No. 2, 2015, pp. 142-169; Umbreen Javaid, “Assessing CPEC: Potential Threats and Prospects,” 
Pakistan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 Vol. 54, No. 1, 2016, pp.123-142.

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June 29, 2018,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asia/pakistan/297-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opportunities-and-
risks, 2021-9-25.

3 Jonathan E. Hillman, etc.,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at Five,” CSIS Briefs, April 2020, https://
www.csis.org/analysis/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fi ve, 2021-10-02.

4 Siegfried O. Wol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cept, Context 
and Assessment, Switzerland,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5 刘宗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展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2—136页；张耀铭：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风险与对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14—

22 页；徐秀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展、问题与对策》，《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 年第 6 期，第 135—

151 页。

6 张元：《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看法及其成因》，《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24—

43 页；谢贵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及其跨境非传统安全治理》，《南洋问题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23—37 页。

7 刘向阳：《巴基斯坦俾路支恐怖主义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 年第 1 期，第 144—151 页；陈小萍：《巴基斯坦极端势力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与中国的应对战

略》，《南亚研究季刊》，2019 年第 4 期，第 78—86 页。 

8 丁建军：《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以“三股势力”为中心》，《南亚研究季刊》，

2020 年第 4 期，第 25—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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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患的研究，1 这些结合具体安全问题的研究为全面分析当前中巴经济走廊面

临的安全风险奠定了基础。2021 年以来，在巴中国人员和项目遭到一系列恐怖袭

击，包括 2021 年 7 月 14 日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通勤大巴遭遇的自杀性爆炸袭击、

2021 年 8 月 20 日载有中国公民的车队在俾路支省遭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等。另

一方面南亚地区局势发生新变化，大国关系深刻调整，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巴经济

走廊安全风险时应持更广阔的视野。因此，本文在回顾中巴经济走廊所取得的重

大进展的基础上，将从巴国内因素、南亚局势、域外大国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当前

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成因，并尝试从这三个层面进行对策思考。

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

2015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提出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

以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

局，2 之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快车道，主要表现如下。

瓜达尔港建设全面展开。2015年11月，巴政府“向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

司移交瓜达尔港自贸区2281亩土地使用权，租期43年”。3 2017年11月22日，“瓜

达尔港东湾快速路项目正式动工”。4 2019年3月，伊姆兰·汗总理出席瓜达尔新

国际机场奠基仪式。2020年1月，瓜达尔港首个液化石油气厂全面投入运营。“中

巴博爱医疗急救中心”、海水淡化设施、法曲尔中巴友谊中学相继投入使用。

交通基础设施取得突破。2015 年 10 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通北京—伊斯

兰堡—卡拉奇新航线。2018 年 7 月 13 日，中巴首条陆上跨境光缆项目建成开通。

2020 年，三大陆上交通项目相继竣工：“中巴友谊路”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升级改

造项目（赫韦利扬—塔科特段）于2020 年 7 月底全线通车；巴基斯坦首条城市轨

道交通拉合尔橙线项目于2020 年 10 月 25 日正式投入运行；白沙瓦—卡拉奇高速

公路苏库尔至木尔坦段于 2020 年 12 月正式交付巴方。

能源建设成效显著。2015 年 12 月，“中巴经济走廊首个煤电一体化项目——

塔尔煤田二区煤矿和电站项目在京签署融资协议，项目总投资超过20 亿美

元”。5 2017 年 7 月，1320 兆瓦的萨希瓦尔煤电项目全面投入运营；2018 年 4 月，

1 兰江、蒋颖：《巴基斯坦调整对印控克什米尔武装势力的政策——兼论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南亚

研究季刊》，2019 年第 4 期，第 87—92 页。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21 日，第 1 版。

3 《巴基斯坦今日向中国移交瓜达尔港自贸区》，人民网，2015年11月11日，http://world.people.com.cn/
n/2015/1111/c157278-27801344.html，2021 年 9 月 26 日登录。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瓜达尔港东湾快速路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2017年11月24日，

http://pk.mofcom.gov.cn/article/todayheader/201711/20171102675578.shtml，2021 年 9 月 27 日登录。

5 孟祥麟：《为共同发展的梦想插上翅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述评》，《人民日报》，2016 年 2 月 2 日，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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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兆瓦的卡西姆港煤电项目开始运营；2019 年 8 月，1320 兆瓦的胡布煤电项目

建设完成。1 这些大型电力项目“发电量占巴基斯坦全国电力供应的 1/3，改变了

巴电力短缺的状况”。2 此外，在清洁能源方面，三峡风电二期、三期项目已投入

运营，卡洛特、科哈拉和阿扎德·帕坦等一批水电站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产业合作有序推进。2017 年 4 月，“巴基斯坦拟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完成中巴

经济走廊项下九个工业园的建设”。3 2019 年 1 月，“在第八届中巴经济走廊联委

会（JCC）会议期间签署的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促进巴纺织、石化、钢铁等重

点产业发展提供了框架”。4 此后，位于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拉沙卡伊（Rashakai）、

信德省的塔贝吉（Dhabeji）、旁遮普省的阿拉玛·伊克巴尔（Allama Iqbal）的经

济特区开始建设。2020 年之后，为改善新冠疫情导致经济特区建设延误的局面，

巴方成立经济特区管理局，并多次邀请中方参与工业园区网络推介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巴经济走廊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成为统筹防疫与生产的

标杆”。5 截至 2021 年 7 月，“一批优质企业落户自由区。阿富汗转口贸易业务获

批并有序开展”。6“瓜达尔港自由区一期已顺利完成，二期项目正处于紧张建设

阶段。”7 2021 年 5 月 28 日，巴基斯坦拉沙卡伊特别经济区举行开工仪式，标志

着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实施的首个产业园区进入全面建设阶段。6 月 25 日，巴基

斯坦默蒂亚里 – 拉合尔 ±66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启动送电仪式举行，标志着中巴

经济走廊首个大型输电项目投入运营。8 9 月 23 日，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第十次

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一致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已实现重要早期收获目标，

进入充实、拓展新阶段”。9

1 参见 CPEC Authority, “Energy Projects under CPEC,” http://cpec.gov.pk/energy, 2021-10-12。

2 宁吉喆：《务实推动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运行，携手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国经

济导报》，2021 年 7 月 9 日，第 1 版。

3 《巴基斯坦拟在中巴经济走廊项下设立九个工业园》，中国经济网，2017年 4 月 17日，http://intl.ce.cn/
specials/zbjj/201704/17/t20170417_22019826.shtml，2021 年 10 月 20 日登录。

4 刘宗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新阶段》，《企业家日报》，2019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5 国家发改委：《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一带一路网微信公众号，2021年2月2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ODQ3MTE2NQ==&mid=2247525188&idx=2&sn=152c44d4945f48058
c240f809750662e&chksm=ec3fc256db484b409c5d040d0020b4a754ab495e8563632da64e2120657ece8c012bc76
2dac0&scene=58&subscene=0#rd，2021 年 10 月 21 日登录。

6 宁吉喆：《务实推动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运行，携手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7 张任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八年来成果丰硕——访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前主席阿西姆·巴杰瓦》，《光

明日报》， 2021 年 8 月 19 日，第 12 版。

8 参见国家电网报：《巴基斯坦默蒂亚里—拉合尔±66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启动送电仪式举行》，2021年7
月 2 日，http://www.chinapower.com.cn/dww/zhxw/20210702/84864.html，2021 年 10 月 29 日登录。

9 参见国家电网报：《巴基斯坦默蒂亚里—拉合尔±66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启动送电仪式举行》，2021年7
月 2 日，http://www.chinapower.com.cn/dww/zhxw/20210702/84864.html，2021 年 10 月 29 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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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挑战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开始以来，巴方不断加大反恐力度，

2014 年 6 月，巴军方发起反恐“利剑行动”（Zarb-e-Azb），

12 月，巴政府制定通过国家反恐行动计划，这些行动使巴国

恐袭次数及其导致的死亡人数逐年下降（参见图 1）。但如

前所述，近年来涉及中国在巴项目和人员的袭击持续不断，

且破坏力更大、针对性更强、造成的负面效应更大，对这些

安全风险需要从巴国内部、南亚地区、域外大国等层面系统

分析，分类识别。

图 1 巴基斯坦恐袭次数及遇难人数（2013—2020 年）

资料来源：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23, https://
www.pakpips.com/web/wp-content/uploads/2021/06/Final-Report-2020.pdf, 2021-12-1。

（一）巴基斯坦国内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风险因素

巴国内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风险因素包括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宗教

极端主义暴恐组织及宗教政党。

1. 民族分离主义势力
这类势力主要存在于俾路支省和信德省，它们长期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并在

2020 年后出现新动向。

第一，俾路支分离主义的主要组织已停止内讧，实现联合。2014 年，各类俾

近年来涉及中国

在巴项目和人员的袭

击持续不断，对这些

安全风险需要从巴国

内部、南亚地区、域

外大国等层面系统分

析，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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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制造的恐袭达到312 次。1 2015—2019 年间，由于“俾路支解

放军”（BLA）和“俾路支解放阵线”（BLF）这两大主要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之

间产生矛盾，这 5 年间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发动的恐袭总数下降，但二者很可能

已于 2020 年实现和解，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当年就实施了 38 起袭击。2 2019 年 6
月，“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解放阵线”以及“俾路支共和军”（BRA）组建了

新的联盟——“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BRAS），3 该组织声称“巴基斯坦石油和

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OGDCL）等机构及中国都处于掠夺俾路支省自然资源的

最前沿”。4 总体而言，2020 年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除继续在奎达显示其存在之

外，已更为关注俾路支省南部和西南部”。5

第二，俾路支省和信德省的分离主义势力结成反对中国投资的同盟。早在

2010 年，“信德解放军”和“信德革命军”（SRA）就开始在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

的鼓动和支持下实施小规模袭击，近年来，二者进一步加强勾连。2020 年 6 月

29 日，4 名“俾路支解放军”恐怖分子袭击了卡拉奇证券交易所，其 40% 的权益

属于 3 个中资企业，事后，“俾路支解放军”宣称这起袭击得到了来自信德分离

主义分子的“完全支持”。6 7 月 25 日，“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宣布与“信德革

命军”结成战术同盟（Operational Alliance），该同盟拥有“1000—2000 名活跃

的武装分子”，其目标包括“‘解放’俾路支和信德地区”，以及“反对中巴经济

走廊”。7 它们声称，中国的“对外扩张”对信德省和俾路支省造成了同等影响，

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旨在获取从巴丁（Badin）到瓜达尔港的海岸和资源。8 
2021 年 9 月第十次联委会期间被纳入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卡拉奇沿海综合开

发区（KCCDZ）项目就位于这一海岸区间，9 尤需警惕这些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

1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14, p. 10, http://pakpips.com/web/wp-content/
uploads/2017/11/sr2014.pdf, 2021-11-1.

2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35.

3 参见Farhan Zahid and Baluch Raji Ajohi Sangar, “Emergence of a New Baluch Separatist Alliance,” Terrorism 
Monitor, Vol. 17, No. 18, September 20,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bras-emergence-of-a-new-baluch-
separatist-alliance, 2021-9-28。

4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53.

5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85.

6 Naimat Khan, “Sindhi, Baloch ‘Separatists’ Forming Ties in Sindh, Pakistani Offi cials Say,” Arab News, July 
13, 2020,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703931/world, 2021-10-15. 

7 Fahad Nabeel, “Interpreting BRASSR Alliance,” July 27, 2020, https://cscr.pk/explore/themes/defense-security/
interpreting-bras-sra-alliance/, 2021-09-26.

8 参见 Adnan Aamir, “Pakistani Separatist Groups Unite to Target China’s Belt and Road,” August 1, 2020,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Belt-and-Road/Pakistani-separatist-groups-unite-to-target-China-s-Belt-and-
Road, 2021-09-27。

9 参见CPEC Authority, “CPEC 10th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JCC) Meeting,” September 23, 2021, http://
cpec.gov.pk/news/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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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 
第三，俾路支分离势力正在将小规模低烈度的冲突转变为重大恐怖袭击，以

吸引世界关注。2020 年 6 月“俾路支解放军”对卡拉奇证券交易所的袭击就引

起了国际关注并被刊登上新闻版面，1 10 月 15 日“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在瓜

达尔港附近的奥尔马拉（Ormara）滨海公路对车队进行恐袭，造成“至少8 名边

境兵团（Frontier Corps）士兵和 6 名巴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员工死亡”。2 
2021 年 8 月 20 日，“俾路支解放军”在瓜达尔港对载有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车队

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也引发关注。“俾路支解放军”分支“马吉德旅”（Majed 
Brigade）惯于实施自杀式袭击，而这种手段是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以往较少采

用的。3 巴方官员担心：“在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势力的帮助下，信德分离主义组

织将会增强其发动更致命袭击的能力。”4

2. 宗教极端主义暴恐组织
此类组织的代表是“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以下简称“巴塔”），它以宗

教极端主义为基础，近几年成为造成巴国动荡的主要势力。2019 年“巴塔”在巴

实施了82 起袭击，2020 年在巴实施了 46 起袭击，5 2021 年已对在巴中国利益造

成直接损失。

第一，“巴塔”开始将袭击目标从西方转向中国。“巴塔”曾一度将美国作为

“圣战”主要目标，但近年来由于西方媒体不断抹黑渲染，中国在新疆采取的去

极端化措施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巴塔”等恐怖组织借“保卫”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为名对中国展开报复。6 其中，以阿布·扎尔·阿尔·布尔米

（Abu Zar al-Burmi）为代表的宗教激进分子充当反华言论的急先锋。阿布·扎尔

具有罗兴亚人血统，长期居住于巴基斯坦并曾供职于卡拉奇的宗教学校，由于精

通伊斯兰教法并与“巴塔”指挥官乌马尔·曼苏尔（Umar Mansoor）过从甚密，

他成为“巴塔”重要宗教学者，并且由于熟练掌握阿拉伯语、乌尔都语、乌兹别

克语、普什图语，他还与“基地”组织、“乌伊运”（IMU）及“东伊运”（ETIM）

1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54. 

2 “14 Killed in a Convoy Attack in Ormara, BRAS Claims Responsibility,” The Balochistan Post, October 15, 
2020, https://thebalochistanpost.net/2020/10/14-killed-in-a- convoy-attack-in-ormara-bras-claims-responsibility, 
2021-10-20.

3 参见 Zia Ur Rehman, “How Taliban’s Sweep in Afghanistan Changed Pakistan’s Security Priorities,” TRT 
World, August 23, 2021, https://www.trtworld.com/magazine/how-taliban-s-sweep-in-afghanistan-changed-
pakistan-s-security-priorities-49409, 2021-10-30。

4 Naimat Khan, “Sindhi, Baloch ‘Separatists’ Forming Ties in Sindh, Pakistani Offi cials Say,” July 13, 2020,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703931/world, 2021-09-25.

5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78.

6 参见 Abdul Basit, “Why Terrorists Will Target China in Pakistan,” August 27, 2021,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21/08/27/why-terrorists-will-target-china-in-pakistan/, 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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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恐怖组织联系密切。1 阿布·扎尔一直借涉疆问题抨击、威胁中国，早在2014
年 5 月，他就在“让我们搞乱中国”（Let’s Disturb China）的视频中“号召所有

塔利班团体对中国驻巴大使馆、公司展开袭击，并绑架或杀害中国公民”。2 如

今，他已成为反华言论的重要推手，2021 年 4 月塞雷纳酒店恐袭事件前一个月，

阿布·扎尔发布录音声明，以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受到“不公正待遇”为由，煽

动“巴塔”武装分子打击中国利益；巴政府认为达苏水电站恐袭事件为“巴塔”

斯瓦特分支所为，而“阿布·扎尔正隶属于该组织”。3 有学者认为，阿巴地区的

各类恐怖组织“需要一个劲敌来证明其暴力行为正当合理，过去 20 年这个敌人

是美军，现在是中国”。4

第二，重新统一的“巴塔”发动袭击的能力更强。“自由人党”（Jamaat ul-
Ahrar）、“自由联盟”（Hizb ul-Ahrar）及哈基穆拉·马哈苏德派（Hakee mullah 
Mehsud）是“巴塔”的三个主要派别，它们在2014 年因领导权问题与“巴塔”

分裂。2020 年 8 月，它们全部重返“巴塔”。5 11 月 27 日，北瓦济里斯坦颇具影

响力的武装分子乌斯塔德·阿利姆·汗（Ustad Aleem Khan）加入“巴塔”并宣

布对“巴塔”头目努尔·瓦利·马哈苏德（Noor Wali Mehsud）效忠，“这是第一

次北瓦济里斯坦的‘圣战’组织（jihadist group）加入‘巴塔’”，阿巴地区安全

问题专家阿卜杜勒·赛义德（Abdul Sayed）认为，“这一强大团体的加入表明‘巴

塔’在组织上比其 2009—2012 年的巅峰时期更为强大”。6 2021 年 4 月，“巴塔”

对中国驻巴大使下榻的塞雷纳酒店的袭击是“近年来该组织首次使用自杀性车载

简易爆炸装置（SVBIED）的袭击，也是‘巴塔’重新统一后第一次在主要城市

进行的袭击”，有迹象表明“‘巴塔’已开辟一条针对在巴中国利益的新战线”。7

1 参见Animesh Roul, “Abu Zar Al-Burmi — The Ideologue Spearheading an Anti-China Message and Reinvigorating 
the Pakistani Taliban,” Militant Leadership Monitor, Vol. XII, No. 8, 2021, pp. 12-13。

2 Benjamin David Baker, “Pakistan Announces That It Has Defeated ETIM. So What?” The Diplomat, October 
22,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10/pakistan-announces-that-it-has-defeated-etim-so-what/, 2021-10-8.

3 Animesh Roul, “Abu Zar Al-Burmi — The Ideologue Spearheading an Anti-China Message and Reinvigorating 
the Pakistani Taliban,” pp. 13-14.

4 Roshan Noorzai and Guofu Yang, “Regional Extremists ‘Energized’ by Taliban’s Takeover Could Pose Threat 
to Pakistan, China Interests, Expert Says,” September 20, 2021, https://www.voanews.com/a/regional-extremists-
energized-by-taliban-s-takeover-could-pose-threat-to-pakistan-china-interests-expert-says-/6236892.html, 2021-
11-18.

5 Zia Ur Rehman, “Reunifi ed Pakistan Taliban Threatens China’s Belt and Road,” Nikkei Asia, September 8, 2020,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Belt-and-Road/Reunified-Pakistani-Taliban-threatens-China-s-Belt-and-Road, 
2021-09-27.

6 Abdul Sayed, “Waziristan Militant Leader Aleem Khan Ustad Joins Tehreek-e-Taliban,” Militant Leadership 
Monitor, Vol. 11, No. 12, January 5, 2021.

7 Frud Bezhan and Daud Khattak, “The Rise of the New Pakistani Taliban,” Gandhara, May 18, 2021, https://
gandhara.rferl.org/a/the-rise-of-the-new-pakistani-taliban/31261608.html, 2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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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教政党
巴宗教政党的目标是在巴国实施伊斯兰教法，“拉巴伊克运动”（Tehreek-e-

Labaik Pakistan）是其中的代表。该组织成立于2015 年 8 月，近年来多次举行抗

议活动，威胁着巴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宁。2017 年，“拉巴伊克运动”认为选举法

中对于宗教宣誓词句的微小改动亵渎了先知，因而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导致通往伊

斯兰堡的主要道路受阻近3 周，最终，缺乏军方支持的巴政府屈服，时任司法部

部长被迫辞职。1 此次抗议活动中，伊姆兰·汗作为反对派领导人，为推翻穆斯

林联盟谢里夫派（PML-N）政府，曾支持“拉巴伊克运动”的要求，但其当政

后多次面临同样困境。2020 年 11 月，“拉巴伊克运动”的数百名支持者包围伊斯

兰堡部分地区，并在伊斯兰堡附近的立交桥上静坐示威，谴责法国杂志出版亵

渎先知的漫画并逼迫巴政府驱逐法国大使。警察和示威者冲突数小时，导致多

人受伤。2 2021 年 4 月，“拉巴伊克运动”再次发起暴力抗议，导致 2 名警察死亡，

100 余名警察受伤，之后巴政府依据反恐法案拘禁了该组织领导人萨阿德·侯赛

因·里兹维（Saad Hussain Rizvi）并对该组织颁布禁令。3 由于反对拘禁里兹维

并要求驱逐法国大使，该组织于 10 月 22 日再度在拉合尔等地举行大规模暴力抗

议，之后开始向伊斯兰堡进发。面对不断增加的压力，巴政府最终做出让步，在

11 月的第 1 周释放了1000 余名该组织成员，于11 月 7 日解除对“拉巴伊克运动”

的禁令，并同意释放里兹维。4

除暴力抗议外，“拉巴伊克运动”还在2018 年通过大选成为巴国“第五大

党”，这表明“毫不掩饰的极端主义和不受限制的宗教言论对选举大有助益”。5

这些宗教政党虽未直接发动恐怖袭击，却助长了巴政界和社会的极端主义意识形

态。2020 年以来，各类逊尼派极端组织结成打击什叶派穆斯林的联盟，他们称

什叶派穆斯林为“异教徒”，并在卡拉奇、伊斯兰堡等城市对他们采取暴力行动。

因此有学者认为：“击毙恐怖分子和肢解其网络的作用有限，只要极端主义和‘圣

战’意识形态未受触动，武装分子将实施新的暴行，他们也将表明他们仍能散布

1 参见Asif Shahzad, Drazen Jorgic, “Pakistani Islamists Call off Protests over Blasphemy Claim as Govt. Backs 
dow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akistan-protests-idUSKBN1DQ06A, November 26, 2017。

2 参见“Extremist Religious Group Lays Partial Siege to Islamabad, Demands Expulsion of French Ambassador,” 
The New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16, 2020,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world/2020/nov/16/extremist-
religious-group-lays-partial-siege-to-islamabad-demands-expulsion-offrench-ambassador-2224203.html, 2021-
12-05。

3 Asad Hashim, “Pakistan Releases Hundreds of TLP Activists as Protest Continues,” October 25, 2021, https://
www.aljazeera.com/news/2021/10/25/pakistan-tlp-potest-chief-release, 2021-12-21.

4 参 见 “Pakistan Lifts Ban on Radical Islamist Party,” Dawn, November 8, 2021, https://www.dw.com/en/
pakistan-lifts-ban-on-radical-islamist-party/a-59751698, 2021-12-5。

5 FP Staff, “How Tehreek-e-Labbaik, a Banned Islamist Outfi t, Has Gained Ground in Pakistan,” Firstpost,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firstpost.com/world/how-tehreek-e-labbaik-a-banned-islamist-outfit-has-gained-
ground-in-pakistan-10085551.html, 2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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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1

（二）南亚地区局势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的安全风险

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公布的

2020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

三国在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国家排序中分别位列第一、第七和第八，南亚也

是死于恐怖主义人数最多的地区。2 最近，南亚地区局势对巴国内稳定和中巴经

济走廊的安全威胁日趋凸显。

1. 阿富汗局势突变有利于该地区恐怖组织不断壮大和加速整合，这将成为中
巴经济走廊顺利推进的安全隐患

第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借助阿富汗变局发展壮大，成为中

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隐忧。2020 年，由于巴军方加大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

打击力度，该组织向阿富汗转移。3 而阿局势突变为该组织壮大提供了土壤：一

是阿境内部分极端组织成员不满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与美国和谈

的决定，转而投奔“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其中就包括阿塔强硬派“哈卡尼网

络”的部分成员；4 二是巴境内大量阿富汗难民被遣返，为该组织提供了潜在招

募对象；5 三是该组织与“伊斯兰军”（Lashkar-e-Islam）、“乌伊运”及“虔诚军”

（Lashkar-e-Taiba）保持联系，6 因而能从阿巴边境两侧及其他地区招募大量人员；

四是美国和北约撤军后，阿境内出现军事力量真空和政局动荡，这为“伊斯兰

国呼罗珊省”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7 因此，在阿塔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接

管喀布尔之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制造了一系列重大恐袭事件，包括8 月 26
日喀布尔机场袭击、10 月 8 日昆都士袭击、10 月 15 日坎大哈法蒂玛清真寺袭击、

1 Madiha Afzal, Pakistan under Siege, Extremism, Society, and the Stat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8, p. 139. 

2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Sydney, 
November 2020, p. 2, p. 8,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GTI-2020-web-2.
pdf, 2021-12-1.

3 参见Kashif Hussain, “Why Is It So Diffi cult to Deal with Daesh in Afghanistan?” Express Tribune, September 
23, 2020, https://tribune.com.pk/article/97177/why-is-it-so-diffi cult-t-deal- with-daesh-in-afghanistan, 2021-11-10。

4 “Afghanistan: Dozens Killed in Suicide Bombing at Kunduz Mosque,” Al Jazeera, October 8, 2021, https://www.
aljazeera.com/news/2021/10/8/blast-hits-a-mosque-in-afghanistans-kunduz-during-friday-prayers, 2021-12-5. 

5 从2002年起，已有大约440万阿富汗难民被遣返。Jawad Yousafzai, “The Repatr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Resumes with No Official Extension,” Daily Times, August 12, 2020, https://dailytimes.com.pk/652962/the-
repatriation-of- afghan-refugees-resumes-with-no-offi cial-extension/, 2021-10-21.

6 Arian Sharifi , “Could the Islamic State — Khorasan Province Be the Next Chapter of Global Terrorism?” The 
Diplomat, September 24,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could- the-islamic-state-khorasan-province-be-
the-next-chapter-of-global-terrorism/, 2021-10-21. 

7 参见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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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喀布尔军事医院爆炸袭击等，该组织以此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力量在不断

壮大，同时引发外界对阿塔确保民众安全能力的质疑。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极端的“全球圣战”意识形态，该

组织主张通过“全球圣战”将土地从“异教徒”和“叛教者”手上解放出来，进

而建立一个依据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的“全球哈里发”。因此，该组织谴责阿塔

与美和谈，指控阿塔奉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拒绝承认其是一个合法的伊斯兰领导

者；同时，“‘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试图将自身塑造成拒不妥协的斗士，并利用这

种叙事进一步招募成员”。1 早在 2017 年 2 月，该组织就连续公布两段录像，公

开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公民列为袭击目标。2 巴和平

研究所预计，“随着资金和人力的聚集”，该组织“很可能重返巴基斯坦”3。

第二，阿塔的成功对“巴塔”影响巨大。首先，“巴塔”在战略战术上开始

效仿阿塔。美塔签署协定之后，“巴塔”意识到阿塔权力不断增长而他们因派系

争斗不断削弱，因此曾与阿塔联系密切的“巴塔”头目马哈苏德以阿塔为榜样，

推动“巴塔”重新统一。“巴塔”与阿塔本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共通之处，“巴

塔”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宣誓对阿塔效忠，4 并进一步模仿阿塔的战略，包括在组

织上逐渐去中心化，授予地方指挥官更多权威，减少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加大

对巴安全部队的打击力度，利用巴政府弱点及巴民众怨恨提升“巴塔”形象。5

其次，“巴塔”调整目标，开始寻求在巴部落区“独立建国”。“巴塔”之前的

目标是通过发动“圣战”打击外来势力及巴世俗政权，最终在巴实施伊斯兰教法

并建立哈里发国家。但2021 年 8 月，其头目马哈苏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采访时声称“巴塔”的目标是控制阿巴边界地区并促成其“独立”，这

是“巴塔”领导层第一次号召在巴部落区“独立建国”。“巴塔”有可能是从阿塔

的战略中得到启示，即将其目标限定在部落区以获得部落团体的支持。马哈苏德

还声称，根据伊斯兰教义，一个穆斯林的胜利必然会帮助另一个穆斯林，时间将

会说明阿塔的胜利将如何帮助“巴塔”。而且阿塔拒绝承认杜兰线为阿巴之间既

定边界，因此“巴塔”认为其在部落区“独立建国”的想法能够激起阿塔及杜兰

1 Catrina Doxsee, “Examining Extremism: Islamic State Khorasan Province,” September 8, 2021, https://www.
csis.org/blogs/examining-extremism/examining-extremism-islamic-state-khorasan-province-iskp, 2021-10-21.

2 Uran Botobekov, “Al-Qaeda and Islamic State Take Aim at China: Why Have Both Group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Beijing?” The Diplomat, March 8, 2017, https://thediplomat. com/2017/03/al-qaeda-and-islamic-state-
take-aim-at-china, 2021-10-21. 

3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109.

4 Animesh Roul, “Abu Zar Al-Burmi — The Ideologue Spearheading an Anti-China Message and Reinvigorating 
the Pakistani Taliban,” p. 12.

5 Frud Bezhan and Daud Khattak, “The Rise of the New Pakistani Taliban,” May 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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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两侧普什图部落的共鸣。1

最后，“巴塔”以阿富汗作为庇护所将对巴安全构成长期严重威胁。2021 年

6 月的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估计，有2500—6000 名“巴塔”武装分子在阿富汗的楠

格哈尔省、库纳尔省及霍斯特省。2 阿塔迅猛的发展势头也使“巴塔”士气振奋

且更有胆量，据巴和平研究所（PIPS）统计，“巴塔”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对巴安全部队进行了 55 次袭击。3 但是，对于“巴塔”的袭击，巴政府并未展

现出强硬姿态。时任巴外长库雷希（Shah Mahmood Qureshi）于 9 月 15 日称“伊

斯兰堡准备赦免那些承诺不再参与恐袭的‘巴塔’成员，但遭到‘巴塔’拒绝”。4 
另外，巴政府要求阿塔将阿境内的“巴塔”成员驱离并强制遣返，但目前几乎没

有关于阿塔驱离“巴塔”或将其遣返的公开信息，尽管阿塔充当了“巴塔”与巴

政府之间的调停者。5 而且，“巴塔”曾帮助阿塔与美国领导的北约军队作战，阿

塔也于2021年8月释放了“巴塔”前二号人物莫尔维·法基尔·穆罕默德（Maulvi 
Faqir Mohammad），“即使阿塔在巴政府压力下驱离‘巴塔’，后者也可加入‘伊

斯兰国呼罗珊省’”。6 因此，巴政府对“巴塔”从阿富汗越境对巴发动袭击的担

心并非多余。

第三，“东伊运”加快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相勾连。“东伊运”成员长期

盘踞在阿巴边境地区，与“巴塔”及“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基地”组织长期勾

结。7 一方面，“东伊运”从这些恐怖组织中获取后勤、资金及人员支持，以弥补

他们的人数和物质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这些恐怖组织也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

利用“东伊运”推动“圣战”。其中直接方式是指操纵“东伊运”成员并向其灌

输“圣战”思想，使其成为实施“圣战”的工具；间接方式是指利用和建构新疆

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压迫”的叙事和舆论，以勾结各类恐怖组织在南亚和中亚

1 参见Umair Jamal, “The TTP Has Redefi ned Its Goals: Should Pakistan Be Worried?” The Diplomat, https://
thediplomat.com/2021/08/the-ttp-has-redefi ned-its-goals-should-pakistan-be-worried/, August 11, 2021。

2 Anwar Iqbal, “6,500 Terrorists Still Active in Afghanistan: UN,” Dawn, July 26, 2020, https://www.dawn.com/
news/1571172, 2021-11-26.

3 Roshan Noorzai and Guofu Yang, “Regional Extremists ‘Energized’ by Taliban’s Takeover Could Pose Threat to 
Pakistan, China Interests, Expert Says.”

4 Roshan Noorzai and Guofu Yang, “Regional Extremists ‘Energized’ by Taliban’s Takeover Could Pose Threat to 
Pakistan, China Interests, Expert Says.”

5 参见“Afghan FM Confi rms Kabul ‘Mediating’ Talks between Pakistan and TTP,” Al Jazeera, November 15,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11/15/afghan-taliban-mediating-pakistan-ttp-talks, 2021-12-1。

6 Zia Ur Rehman, “Islamabad Deeply Alarmed by Rise in Pakistan Taliban Terrorism,” Nikkei Asia, September 
28, 2021,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fghanistan-turmoil/Islamabad-deeply-alarmed-
by-rise-in-Pakistan-Taliban-terrorism, 2021-12-1. 

7 参见丁建军：《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以“三股势力”为中心》，第27页；

Siegfried O. Wol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cept, Context and 
Assessment,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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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行动。由于很难进入中国，“东伊运”很可能将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主要目标，

借此打击中国以及报复巴政府对“东伊运”的打压。1

联合国安理会2020 年 5 月的报告就曾指出，“‘东伊运’在其跨国行动计划中

把新疆、中巴经济走廊列入袭击目标”。2 阿塔建政之后多次表示，不允许“东

伊运”等组织在阿富汗有任何训练场、资金招募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在此背景

下，联合国评估报告认为，位于阿富汗东北巴达赫尚省的“东伊运”武装分子

“由于担心遭阿塔打压，将转而效忠‘伊斯兰国呼罗珊省’”。3 10 月 8 日昆都士

什叶派清真寺遇袭之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发布公告，确认自杀式袭击者身

份是一名维吾尔族人，并确认开展此次恐袭的动机之一就是谴责阿塔为了满足中

国要求而驱逐在阿的维吾尔族人。有巴方智库认为：“这很可能是‘伊斯兰国呼

罗珊省’第一次利用‘东伊运’武装分子在恐袭中承担重要角色。”4 
2. 巴基斯坦关于印度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指控值得进一步关注
长期以来，印巴双方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相互指责。印方指控巴方“在克什米

尔地区支持恐怖主义和实施代理人战争（Proxy War）”，5 巴方则指控印度“在查

谟和克什米尔实施国家恐怖主义（State Terrorism）”。6 中巴经济走廊开始建设以

来，印巴对彼此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进一步加剧。巴军方称“2015 年印度调查分

析局（RAW）就在俾路支省建立了一个旨在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小组”。7 2016
年 3 月，巴方逮捕了印海军军官亚达夫（Kulbhushan Yadav），并指控其“作为印

度调查分析局的间谍在巴从事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8 9 月 18 日，印控克什米

尔乌里（Uri）发生恐怖袭击，20 名印度士兵遇难，之后印方指控巴政府对制造

1 参见 Siegfried O. Wol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cept, 
Context and Assessment, pp. 100-104。

2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 Documents for Afghanistan: Sanctions Committee Documents, 
S/2020/415, May 27, 2020, p. 21,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
8CD3-CF6E4FF96FF9%7D/s_2020_415_e.pdf, 2021-11-20.

3 Shishir Gupta, “ETIM May Shift to ISKP with Taliban-China Alliance over Xinjiang,” Hindustan Times, August 
30, 2021,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world-news/etim-may-shift-to-iskp-with-taliban-china-alliance-over-
xinjiang-101630304620049.html, 2021-11-23. 

4 源自巴基斯坦智库战略与当代研究中心（CSCR）内部报告。

5  Gurmeet Kanwal, “Proxy War in Kashmir: Jehad or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3, 
No. 1, 1999, pp. 55-83.

6  Fahmida Ashraf, “State Terrorism in Indian-Held Jammu and Kashmir,” Strategic Studies, Vol. 21, No. 1, 2001, 
pp. 117-130.

7 Pak Insi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17, p. 117, https://www.pakpips.com/web/wp-
content/uploads/2018/05/sr2017.pdf, 2021-11-30.

8 Syed Ali Shah, “‘Raw offi cer’ Arrested in Balochistan,” Dawn, March 24, 2016, https://www.dawn.com/
news/1247665, 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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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袭的“穆罕默德军”（JeM）给予了支持。1 作为报复，印军于9 月 29 日首次越

过实控线对巴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莫迪政府也已开始将俾路支议题作为反制手

段。2 2017 年，来自印度的跨界袭击从 2016 年的 51 起增加到 171 起。3

2019 年 2 月 14 日，“穆罕默德军”在克什米尔的普尔瓦马（Pulwama）地区

袭击印军车队，导致至少 40 名印军死亡，随后印度指控巴基斯坦与此次袭击有

关，4 并对巴境内巴拉克特（Balakot）印方声称的“穆罕默德军”总部进行了空

袭。5 2020 年巴基斯坦发生的125 起越境袭击中有114 起来自印度。6 在此背景下，

巴方对印度支持恐怖主义、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发起了新一轮指控。2020 年 11 月

14 日，巴时任外交部部长库雷希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大量视频、音频和文件，

证明印度调查分析局和国防情报局（Defence Intelligence Agency）不仅在印度国

内，而且利用驻阿富汗领事馆资助、训练和庇护“巴塔”“自由人党”以及“俾

路支解放军”等已被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而且，为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印度

已经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并为其拨款 800 亿卢比。7 11 月 24 日，巴基斯坦向联合国

提交了一份包含大量细节的文件集，证明印度支持巴境内恐怖活动并阻碍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比如，文件指出印度推动“巴塔”与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的联合，

并公布了推动这一计划的印度官员姓名及其协调这两大恐怖主义势力的达里语信

件；8 文件还指出，印度将阿巴边境阿富汗一侧的领事馆作为资助巴基斯坦恐怖

活动的中心，并披露了资助金额、转账银行、接收人姓名、掩护公司等细节；文

件认为 2019 年 5 月 11 日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对瓜达尔明珠洲际酒店的袭击背后

1 参见Liz Mathew, “PM Modi Speaks to People of Pakistan: Let Us Go to War against Poverty, Unemployment… 
Let’s See Who Wins,” September 25, 2016,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news-india/pm-
narendra-modi-speaks-to-the-people-of-pakistan-lets-go-to-war-against-poverty-unemployment-lets-see-who-
wins-3048329, 2021-11-27。

2 参见Prasanta Sahoo, “India’s Balochistan Tactic: Has It Shattered Pakistan’s Kashmir Dream?”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Vol. 21, No. 3, 2019, p. 98。

3 Pak Insi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17, p. 23, p. 216.

4 “Pulwama Attack: India Will ‘Completely Isolate’ Pakistan,” BBC, February 15, 2019, https://www.bbc.com/
news/world-asia-india-47249133, 2021-12-5.

5 Joanna Slater and Pamela Constable, “Pakistan Captures Indian Pilot after Shooting down Aircraft, Escalating 
Hostilities,” February 27,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pakistan-says-it-has-shot-
down-two-indian-jets-in-its-airspace/2019/02/27/054461a2-3a5b-11e9-a2cd-307b06d0257b_story.html, 2021-
12-21.

6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25.

7 “Pakistan Alleges India Is Working to Sabotage CPEC, Supporting Terrorism,” The Week, November 14, 2020, 
https://www.theweek.in/news/world/2020/11/14/pakistan-alleges-india-is-working-to-sabotage-cpec-supporting-
terrorism.html, 2021-11-28.

8 也有人认为“巴塔”已与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通力合作，“巴塔”为后者提供军事训练，作为交换，俾

路支分离主义分子在俾路支省为“巴塔”提供后勤援助，参见 Frud Bezhan and Daud Khattak, “The Rise of 
the New Pakistani Tal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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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印度支持，并提供了策划此次袭击的印调查分析局官员姓名、袭击者及印度

方面使用的电话号码、策划者的掩护名称、相关的音频片段等。

2017—2020 年，至少有 9 起涉及中巴经济走廊及在巴中方人员和利益的袭

击，其中 4 起位于俾路支省，4 起位于信德省（其中 3 起位于卡拉奇），1 起位于

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共导致4 名中国公民丧生，多人受伤。1 近年来，中印边

界持续对峙，美印联合得到加强，2 印度学者也建议印度“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反

叛组织提供道义和资金支持”。3 在此背景下，巴方关于印度支持恐怖组织的指控

及其线索值得密切关注，同时也须认真研判。2021 年 7 月 14 日的达苏恐袭案最终

导致 10 名中国公民丧生，袭击中装载炸弹的车辆就是从阿富汗走私进入巴基斯

坦的，另有 3 名袭击的策划者仍在阿富汗。4 

（三）域外大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

除了巴国内因素和地区局势以外，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也对中巴经济走

廊构成安全挑战。冷战期间，美苏在南亚分别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巴基斯坦独

立后曾在安全和经济方面依赖美国援助以应对印度威胁。5 印度学者认为：“巴军

方内部存在一个强大的亲美院外集团。”6 近年来，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

国再度在南亚选边站，但这次是借重印度并开始公开批评中巴经济走廊。2019 年

11 月 21 日，美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Alice Wells）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公开指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加剧巴基斯坦债务负

担”，只会让中国盈利。2020 年 5 月 21 日，威尔斯声称中国的贷款在疫情期间给

巴基斯坦造成“负担”，并要求中国采取应对措施。

2020 年 9 月，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巴高层军官担心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将减少其

与美国等其他伙伴的交往空间。7 2021 年 1 月拜登政府上台后，巴方一度希望与

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3 月，巴领导层声称该国经济命运并非仅仅依靠中国及

1 Pak Insi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20, p. 101.

2 参见R. Weitz, “Strengthening the Indian-U.S. Defense Partnership,” Second Line of Defense, November 17, 
2020, https://sldinfo.com/2020/11/strengthening-the-indian-us-defense- partnership/, 2021-11-19。

3 Prasanta Sahoo, “India’s Balochistan Tactic: Has It Shattered Pakistan’s Kashmir Dream?”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Vol. 21, No. 3, 2019, p. 112.

4 参见“Pakistan Blames India, Afghanistan for Deadly Bus Bombing,” Al Jazeera, August 12, 2021, https://www.
aljazeera.com/news/2021/8/12/pakistan-blames-india-afghanistan-for-bus-bombing, 2021-11-18。

5 参见 Imran Ali Noonari and Aslam Pervez Memon, “Pakistan-China Coope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outh Asia,” 
The Government: Researc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V, Supplemetary Edition, 2017, pp. 112-113。

6 Yaqoob Ul Hassan,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and Questions on Pakistan’s Economic 
Stability,” Strategic Analysis, Vol. 44, No. 2, 2020, p. 147.

7 参见 Andrew Small, “Returning to the Shadows: China, Pakistan, and the Fate of CPEC,” September 2020, 
https://www.gmfus.org/publications/returning-shadows-china-pakistan-and-fate-cpec, 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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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拥有多种可能性。但美巴关系并不顺利，美国希望巴基

斯坦进一步对阿塔施压，但巴方坚称它已对阿塔用尽所有手段；从阿富汗撤军

后，美国认为巴基斯坦对阿塔的支持导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失败。1 美巴关系

迟迟未获改善使得巴方对美不满情绪逐渐增加。6 月 29 日谈及中美竞争不断演进

时，伊姆兰·汗说：“美国或其他西方大国要求巴基斯坦在与中国的冲突中选边

站是很不公平的。”2 10 月 24 日，时任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CPEC authority）主

席哈立德·曼苏尔（Khalid Mansoor）公开声称，“美国正在印度的支持下破坏

中巴经济走廊，并试图操纵巴基斯坦脱离‘一带一路’倡议”，美印的这种企图

“不会成功”。3 虽然近年来美国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但来自巴政府官员的这种直

接指控十分罕见。当前，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对巴需求骤然

减少，而对印度的拉拢仍将持续，因此，美巴关系一时难以

改善，而“中巴经济走廊已逐渐成为中美经济竞争的下一个

战场”。4

目前，在巴基斯坦看来，美印间的安全合作已经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安全。5

已有美国学者指出，如果伊斯兰堡将美国完全视为一个破坏其安全、支持其对手

的敌人，而且已无与美合作的潜在可能，那么，巴方将更可能致力于打乱美国的

计划，首先要做的是破坏美国建立一个强大印度的努力。

需要注意的是，来自巴基斯坦、南亚地区及域外大国的安全风险并非孤立存

在，而是相互影响。首先，巴国内各类恐怖组织的联合及壮大，为地区和域外

大国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抓手和条件。其次，域外大国美国的政策促成

了南亚变局，比如美国刻意拉拢和抬高印度，促使印度在南亚地区采取更加冒险

的行为。再如，美国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使得在阿国际反恐协调骤然

崩解，阿局势陷入动荡。最后，地区局势也会对巴国内安全因素产生影响，比如

印度对巴国内恐怖组织的支持，使得分离主义恐怖组织不断壮大并开始与宗教极

端恐怖组织合流。再如，阿富汗境内国际反恐协作的缺失和权力真空的出现，为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坐大提供了土壤，进而对巴国内安

1 参见Madiha Afzal, “Under Biden, Pakistan and the US Face a Dilemma about the Breadth of Their Relationship,” 
April 12,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4/12/under-biden-pakistan-and-the-us-
face-a-dilemma-about-the-breadth-of-their-relationship/, 2021-11-27。

2 “Pakistan under Pressure from U.S., Western Powers over Close Ties with China: Imran Khan,” The Hindu, June 
30, 2021, https://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pakistan-under-pressure-from-us-western-powers-over-its-
close-ties-with-china-imran-khan/article35047729.ece, 2021-11-30.

3 Kazim Alam, “US Colluding with India to Sabotage CPEC: PM’s Aide Khalid Mansoor,” Dawn, October 24, 
2021, https://www.dawn.com/news/1653740, 2021-12-21.

4 Umair Jamal, “CPEC and Beyond: China and the US Fight for Infl uence in Pakistan.”

5 这方面巴方学者的观点可参见Syed Shahid Hussain Bukhari, Pakistan’s Security and the India-US Strategic 
Partnership, Nuclear Politics and Security Compet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 10。

中巴经济走廊已

逐渐成为中美经济竞

争的下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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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形势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构成威胁。因此，应该在多个层面系统地识别和分析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

三、应对思考

虽然中巴经济走廊面临一系列安全风险，但“两国政府的政治意志和决心是

中巴经济走廊的最终保障和必要条件，也是克服内部和外部各种困难继续推进

中巴经济走廊并完成建设的决定性因素”。1 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完成以基础设施建

设为主的第一阶段，进入更注重产业发展、健康卫生、农业合作、数字技术、民

生、环保的第二阶段。2021 年是中巴建交7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 年 11 月

19 日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海外利

益保护、国际反恐、安全保障等机制的协同协作”。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为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应从巴基斯坦、地

区局势和域外大国三个方面系统识别安全风险，考虑安全对策。

在巴基斯坦层面，中国除了加强对中资企业的安保力度及加大与巴基斯坦的

反恐合作之外，还应加强与巴基斯坦国内媒体和智库的交流。一方面，面对部

分西方媒体和恐怖组织在涉疆议题上的歪曲和抹黑，我们应使用普什图语、信德

语、俾路支语等巴基斯坦当地语言，通过巴媒体和智库向巴基斯坦民众展示新疆

发展的真实情况，努力抵消负面舆论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应让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充分融入巴基斯坦国家建构的当代叙事之中，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动巴

基斯坦爱国主义的形成，使得巴国除了利用宗教之外，还能通过爱国主义凝聚各

省和各族人民。

在地区层面，首先，针对阿富汗局势，可考虑利用上合组织、中巴阿三国外

长对话等多边机制加强在阿富汗的反恐国际协调，填补美国撤军后在阿富汗国际

协调反恐的缺失；同时加大对阿富汗的社会、经济、民生援助，努力消除阿富汗

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其次，应提醒印方，如果美巴关系破裂，印度不仅将失去

一个影响伊斯兰堡的渠道，而且一个感觉被美抛弃的动荡的巴基斯坦将成为印度

发展的苦恼和障碍。正如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2011 年

撰文所指出的，中国对巴的影响力是一种正面力量，印度没有理由希望华盛顿和

北京放弃它们与伊斯兰堡的合作关系，事实上，印度应希望美中两国发挥其影响

力以避免巴方诉诸极端主义手段。2 最后，也应注意其他地区国家的作用。2021
年 11 月初，乌兹别克斯坦安全委员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维

1 钱雪梅：《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载高柏、甄志宏：《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6 页。

2 参见 C. Raja Mohan, “The Essential Triangle,” August 5, 201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
columns/the-essential-triangle/, 2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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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多·马克穆多夫（Victor Makhmudov）中将访巴，并与巴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建

立联合安全委员会（Joint Security Commission）的协议。此外，马克穆多夫一行

还考虑通过阿富汗实现乌兹别克斯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联通。1 而近年来伊朗东

南部也持续遭到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袭击，如被伊朗认定为恐怖组织的“真主

旅”（Ansar Al-Furqan）于 2018 年 12 月在恰巴哈尔港制造了自杀式爆炸袭击，2

巴方要彻底消除其境内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威胁，也需要伊朗在边境地区的密切

合作。3

在国际层面，面对美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公开施压，中方可适时提醒美国，

中美合作推动巴基斯坦实现去极端化和经济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4 进而努力

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双方可以合作的一个具体领域。事实上，“巴塔”也曾让

美国感到威胁。“2009 年初，‘巴塔’控制的领土离伊斯兰堡一度仅60 英里，一些

美国主流媒体和学者将这一局势与阿塔的崛起进行类比，他们十分担心伊斯兰堡

即将崩溃，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暗示‘巴塔’可能将推翻政府并

获取核武器的钥匙。”5 同时，我们可顺势与另一个域外大国俄罗斯加强在巴基斯

坦的合作。近年来，俄罗斯开始寻求与巴基斯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2021 年 4 月

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成为近十年来第一位访巴的俄高级官

员。7 月，双方开始在能源领域展开合作，双方同意建立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项

目（PakStream Gas Pipeline Project），该项目从卡拉奇和瓜达尔向拉合尔运送液

化天然气，计划于 2023 年完成，巴基斯坦在项目中占股 74%，俄罗斯承诺向巴

基斯坦提供专家和资金。6 巴基斯坦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有利于巴投资主体的

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对冲美印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压力。

1 “Uzbek Delegation Led by Secretary Security Council Lt Gen Victor Makhmudov Arrives in Pakistan,” Radio 
Pakistan, November 1, 2021, https://www.radio.gov.pk/01-11-2021/uzbek-delegation-led-uzbek-secretary-
security-council-general-arrives-on-three-day-visit-to-pakistan, 2021-12-1.

2 Zeus Hans Mendez, “Repression and Revolt in Balochistan: The Uncertainty and Survival of a People’s National 
Aspirations,” Journal of Indo-Pacifi c Affairs, Fall 2020, p. 49.

3 Rustam Shah Mohmand, “Balochistan Insurgency and the Role of Iran,” Arab News, November 11, 2020, 
https://www.arabnews.pk/node/1761741, 2021-12-1.

4 Ruhee Neog, “CPEC and U.S.-Pakistan Relations,” November 12, 2020, https://www.stimson.org/2020/cpec-
and-u-s-pakistan-relations, 2021-11-26.

5 Daniel S. Markey, No Exit from Pakistan, America’s Tortured Relationship with Islamabad, pp. 161-162. 

6 参见Claudia Chia and Zheng Haiqi, “Russia-Pakistan Economic Relations: Energy Partnership and the China 
Factor,” October 6, 2021, https://www.isas.nus.edu.sg/papers/russia-pakistan-economic-relations-energy-
partnership-and-the-china-factor/, 2021-11-28。


